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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接车
苏荣贵

    1962年 8月，我毕业
分配后进藏，在日喀则地
区拉孜县和萨迦县工作了
近 20 年。因为学的是教
育，那时用不上，就改行搞
行政工作，
成了“万金
油”干部。如
今，回忆起
当年在拉孜
和萨迦的工作，真是各不
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交
汇点，就是“接车”。
西藏幅员辽阔，地广

人稀，但当时交通闭塞。
中尼公路虽途经拉孜，但
尚未建成通车。下乡工
作，近处步行，远处要骑
马。到地区出差，就得赶
到 8 公里外的公路边去
“扬招”军车，一切全凭
运气。那时就想：如果我
们县里自己有车就好了。

1964年，地区分配给
拉孜县一辆车，要县里派
人去提。领导将这任务交
给了我。这是我第一次接
车。按地区规定，这次接车

不试车，只能看外表，靠运
气。为了做到心中有数，我
跟着财粮科的张科长走访
地区参加接车的师傅了解
车况。车子接出来后，张科

长交代，每
隔几天，要
把车子发动
一次，给车
充电。我把

每一步操作要领，都认真
记录下来：第一步检查手
刹车是否拉好；第二步检
查排挡位置，左脚踩离合
器，右手将排档推到空
挡；第三步点火，右脚轻
点油门加油，再松开，让
发动机低速运转，待时间
差不多了，就熄
火。我严格照章办
事，不敢越雷池半
步。从此，拉孜县
有了自己的小车。

也许是我真的与车子
结了缘，1973年，我被调
到萨迦县后，仍被分配到
车队工作。第二次接车，发
生在两年后，上级直拨西

藏各县一批解放牌，由各
县直接到甘肃柳园提车。
萨迦县也分到了 3辆，这
对县里来说，又是件大
事，但这次要长途接车，
往返 5000 公里。车子提

出来后，依旧是检
查、试车、保养，
然后联系装车，踏
上返藏的征程。他
们反复强调安全第

一，慢字当头。跟我同车
的是刚拿到驾照的加羊。
因为我们装运的是炸

药，柳园运输站不让我们
住宿，我们赶到敦煌，想不
到也不让住。前面就是祁
连山了，我们索性就地露
宿在运输站外。那天正值
中秋佳节，但当年月饼须
凭票供应，我们吃不成，
就边赏月，边谈月饼、谈
嫦娥、吴刚、小白兔、桂
花树，也别有滋味。皓月
当空，温柔似水的月光，
伴我们进入了梦乡。
祁连山南面就是青藏

高原，北面是河西走廊，北
坡陡峭，南坡平坦。山下风
和日丽，山川秀丽，山腰云
雾缭绕，山峰白雪皑皑。行
驶在这大自然的诗情画意
中，也是一种享受。不料，
临近海拔 3800 米的当金
山口时，一场鹅毛大雪，铺
天盖地。瞬间，千山万壑，
银装素裹，公路上只留下

两道被汽车轱辘碾出来的
辙，车辆只好慢慢滑行。看
着前面的车辆歪歪扭扭、
时左时右，我的心提到了
嗓子眼。小加羊第一次单
独出车就遭遇到这场突如
其来的暴风雪，我怕影响
他的情绪，只好一边安慰
他“没关系”，一边提醒他
慢点开。初生牛犊不怕虎，
小加羊沉着冷静，不慌不
忙。到了山下，我让他休息
休息时，才发现其实自己
也早已吓出了一身冷汗。
当年西藏的加油站很

少，我们一般会在车上备
一桶汽油以防不测。可这
次是去接车，不可能自带
备用油。当我们到了沱沱
河加油站前时，汽车排着
长龙，等了半天不见动静。
下车打听，才知道原来加
油站没油了，大家都在等
运油车。无奈之下，我们只
好和加油站同志说明情
况：“运的是危险品，不安
全。”经过软磨硬泡，加油
站的同志把我们带到其他
加油站加了油。我们终于
顺利地翻越唐古拉山回到
了西藏。
如今，看到西藏的路

越走越宽广，车越来越多
越繁忙时，我想到了日喀
则、想到了萨迦，当年的困
难，现在看来，值得回忆，
值得回味。

七夕会

美 食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6
2019 年 12月 7日 星期六 本版编辑∶王瑜明 编辑邮箱：wyming@xmwb.com.cn

醉人的蜜藕
侯宝良

    我戏称老瞿为“馋痨坯”。因
他最喜欢品尝我做的时令点心，
春节的松糕、八宝饭，清明的团
子，平常日子里的蛋糕和煎饼都
是他的心头好。不过，他除了吃，
还爱琢磨，从我家厨房里“偷师”
了不少秘方。虽说当下北方莲藕
刚过旺季，但现代种植发达，四
季都有莲藕面市，我试做了一款
糯米灌藕拌桂花酒酿的甜品，请
这“馋痨坯”来试吃，提提意见。

正想给他发微信，这家伙
不请自到：“这两天做了啥好吃
的东西让我解馋？”瞧他一脸“鲜
格格”（沪语又称“轻骨头”）的样
子，我问他：“想吃藕吗？”随即从
冰箱里取出一盘切片的糯米灌

藕，他惊愕：
“ 冷 的 也 能

吃？”我让他别急。我把糯米
灌藕放进锅里蒸了十分钟，
舀上一调羹的桂花酒酿，再
加盖蒸了三五分钟。出锅了，
一股酒酿的香气扑鼻而来。
我浇上一圈蜂蜜
后手一挥：“来尝
尝这酒酿蜜藕
吧。”只见粉红的
藕孔里塞满的饭
粒像珍珠般诱人，他笑眯眯
地搛起一片糯米藕片在蜂蜜
上蘸蘸，顺势又蘸了些酒酿
米粒。老瞿眯着眼睛咂着嘴
细细品味，趁咽下的当口，头
一仰跷起了大拇指：“不错、
不错！甜、酸、糯、滑，放
些酒酿，味道果真与众不同
啊！”看他如痴如醉的样子，我

邀他随我下厨房。
我拿出两段胖乎乎的有藕

节的莲藕，洗净后切开一端，
藕端即刻显现出大小各异、像
被水珠滴穿似的孔洞。让老瞿

拿去一边吹干，
顺手就淘些糯米，
趁凉在一旁时，
就招呼他坐下聊
天：“中医认为莲

藕性平、味甘涩，药用可以缩
短出血时间，有止血散淤之功
效。”听了我对藕的药用价值后
他不解地问：“那与酒酿相配又
有何效用呢？”我说：“酒酿经发
酵富含维生素 B1、B2 等，可益
气、生津、散结、消肿。这种
以食疗养生的生活，最适合我
们老年人，酒酿生吃对胃有些刺

激，加热
后口感更
好。”瞧老瞿听得出神，我起身拉
起他说：“那我们开始‘实习’吧。”

老瞿认真地学着我，一把一
把地舀起糯米灌进藕孔里，不时
拍打着，通过震动将米粒徐徐灌
下，待全部灌满后，就用切下的
藕节盖住，再用牙签封紧放进浸
没水的锅里。我告诉老瞿，要先用
大火煮开，再改中火煮一个小时，
见水有些稠了，藕色粉红时再把
灌剩的糯米倒进去，用小火慢炖
两小时左右，见藕色呈绛红、藕
段酥软方可出锅，同时一锅滑爽
的糯米藕粥也做成了。老瞿说：
“看来只有实践才能获得真知
嘛。”我笑着让他再带一段藕回
家，让夫人也尝尝他刚学的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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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近来关注的热
点之一，莫过于快速推进
的苏州河两岸贯通的消息
了。而我徜徉在苏州河沿
岸时，眼前总会浮现出一
位气质高雅的老人，更感
恩她曾为推动苏州
河环境整治所做的
贡献。

她叫杨曹文
梅。确切地说，我
不认识她，我对她
所有的了解，是从
上海市政府颁发给
她的“上海市荣誉
市民”的证书中获
得的。那一年，她
90岁，当她从市长
的手里接过证书
时，老人家用一句
软糯又标准的上海话道了
声“谢谢”。

1926 年出生的杨曹
文梅是美籍华人，可她又
是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她是亚洲开发银行自建行
以来的第一位亚裔女性。
然而，但凡出席国
际会议，她发表演
讲只说上海话。有
人质疑，她便回
说：“因为上海话是
我的家乡话，我不会忘
本。”可见她对上海倾注
了全身心的挚爱。
促使她推动苏州河治

理的原因，是她回到阔别
30 多年的故乡上海时，
特地住进当年叫“百老汇
大厦”的上海大厦。这里
有她年轻时的记忆，自然

她更想从房间里看外滩的
全景全貌，看黄浦江和苏
州河的交汇。
可是不对了，房间的

窗户变成了厚厚的双层玻
璃窗，服务员还关照尽量

不要开窗。杨曹文
梅问为什么？回答
说安装双层玻璃是
为了阻隔苏州河散
发出来的臭味⋯⋯

对游子来说，
苏州河是萦绕脑际
挥之不去的母亲
河，如此黑乎乎、
臭烘烘、脏兮兮，
让杨曹文梅的心里
不是滋味。若不治
理，她觉得对不起
子孙后代。

那一刻，杨曹文梅觉
得该为苏州河的优化做点
什么，她决定利用在亚洲
开发银行工作的优势，推
动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可申请这个项目的贷
款并不容易，刚提交讨论，

就被拒绝了：亚洲
开发银行的贷款是
用来帮助亚洲人民
解决最基本的生活
问题，用于人道主

义援助的项目，一般不考
虑环保和基础建设项目。

杨曹文梅不服气了：
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以
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苏州
河环境直接影响到上海人
民的生活，治理苏州河水
质，改善两岸环境，这是
一件有着重要意义的事。
杨曹文梅执着地一次

次说服亚洲各国驻亚洲开
发银行的大使们，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一年又一
年，直到 1998 年，上海
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贷款
项目终于得到了批准和实
施。这一年，杨曹文梅 72

岁了，百感交集的她想到
自己终究为故乡上海做了
点事，所有的辛劳和委屈
在那一刻烟消云散了。
杨曹文梅的努力还在

继续，在她的争取下，带
来的不仅仅是迎刃而解的
资金，她还联络了国际上
著名的水治理专家带来先
进的技术标准和理念。她
也向市政府建议在河道两
旁修建绿化带，提供休
闲娱乐养生的场所，为
河道输氧，恢复水生物
的再生⋯⋯
今天，苏州河两岸

已是风光无限，但上海
人不会忘记这位在苏州
河治理中起到不可替代
作用的佳人。杨曹文梅
当选为“上海市荣誉市
民”，表达了上海这座城
市对她的致敬和谢意。

我深信老人家若再
次入住上海大厦，她的眼
里定会流露出欣喜和欣
慰：如今的苏州河才是
游子心中的母亲河啊。

“吃也呒工夫”

孔 曦

    小时候，父亲就赞许过我“不
馋”：“半斤什锦糖放在家，侪烊特了，
伊也想勿起来吃。”父亲由此断定我不
喜欢吃零食。偶尔有人送来一盒棉花
糖，也被他转送给了别人。其实，我
蛮想尝一尝棉花糖是什么味道。对比
鲜明的是，两岁大的弟弟时常在父母
面前伸出舌头撒娇：“馋
虫爬出来了，馋虫爬出
来了⋯⋯”引得他们眉
开眼笑，定要搜寻些好
吃的给他。

十三四岁时，除了 《金光大道》
《艳阳天》《虹南作战史》等有限的几部
书，人们开始偷偷地传阅“禁书”：《苦
菜花》《牛虻》《基督山伯爵》⋯⋯一拿
到手，就被郑重告知：“明朝要还个
噢！”邻居潘老师跟我说：“曦曦，下趟
阿拉两家头住了一道，天天看书，饭
也勿要烧了，大饼咬咬。”我频频点
头。那几年，我家住 205室，潘老师是
203室的女主人，在一所小学教数学。
认真地学着做饭烧菜，是从

陪女儿读高三开始的。烧菜并不
像想象中那么难，只要有网可
连，有菜谱可查，为在意的人下
厨做羹汤，蛮开心的。

一直很佩服那些煮饭煮成美食家
的人，更钦佩吃饭吃成美食家的，典
故渊源，信手拈来，深入浅出，演绎
成美文。有哲人说，烹调和音乐是人
类最伟大的发明。深以为然。

还有一类人，我也很佩服，他们
几乎天天出入饭店酒家，工作，大半
是在饭桌上完成的。有心理学家认为，
咀嚼有助于情绪放松。美食当前，美
酒在樽，氛围轻松，谈成的概率，较
之于正襟危坐要大很多。

时光如白驹过隙，我与潘老师大
约四十年不曾联系。如今，我也能顿
顿吃自己烧的饭菜，只是将就的日子
多，讲究的次数少。最怕的事情之一，

是年已耄耋的母亲得了其他小辈孝敬的
新鲜物事，多到她和父亲两人来不及
吃，总是十万火急地打电话过来，命我
去拿。每每推托，母亲就嗔怪“在忙
啥？吃也呒工夫！”
母亲忽略了一点，吃，是很费工夫

的。采办，烹制，品尝，都很花费工
夫。就算四碟八碗舒舒
齐齐放在眼前，有的人
也不一定能安安心心吃
完一顿饭，比如一饭三
吐哺的周公；比如废寝

忘食玩桥牌的蒙塔古伯爵，三明治的问
世，就缘于他“吃也呒工夫”。
有进步的是，我现在能把生的煮成

熟的，有了零食也记得吃。长假期间，
或是完成了一堆琐事，我会一边看傻白
甜电视剧一边吃零食，不吃光不罢休，
像一只饕餮的松鼠。还有，我吃过棉花
糖了，软软甜甜的，普通得很。还有，
弟弟和我为父母买零食的时候，总要一
式两份。而父亲，时常对我们诉说胃

胀，不太吃得下饭。如今，他消
灭零食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快。
深秋的黄昏，工作几个小时

之后，我洗净一只大大的红石
榴，旋开果蒂，顺着经脉划开，

剥下一粒粒红玛瑙似的籽，放满一个青
花碟子。打开手机，一边看纪录片，一边
一把一把地吃石榴籽。脑子里不时开着
小差：什么时候，人类可以每日吞几颗药
丸，就有足够的营养和能量，不必为做饭
烧菜忙碌。那时，人们是不是可以有更多
的时间从事喜爱的事情？比如绘画，比如
写作，比如园艺⋯⋯思路再一歪，啊呀，
这样的“人”，不是已经发明出来了吗？

AI机器人。
至于我这种肉骨凡胎，还是要每日

三次喂饱自己，若加上下午茶和宵夜，一
共五次。世间美食，是人类祖先辛苦创造
出来的，有幸生而为人，理当珍视、珍
惜，趁着吃得动吃得下，好好品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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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号公寓贴出了一张消防安全告知：接街道指
示，有居民投诉本小区大楼存在楼道内电瓶车充电现
象，电瓶车在非规范区域充电会产生很大消防安全隐
患，一旦发生大火，势必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提醒大
家做好以下居家安全防范，切勿在楼道内停放电瓶车
充电⋯⋯

从此，电瓶车不准进 3号公寓，不准搭乘电梯，
不准到楼上去。但住户要上班，电瓶车需要充电，这
件事客观存在，岂能因噎废食？

于是，3 号公寓出现了个新景
象：从楼上挂下来很多根五颜六色的
充电线，从各楼层一直挂到楼底，插
到自己的电瓶车上。清早，车主们拔
掉充电线，急急忙忙开车上班去。

李庆良住在一楼的 105室，武刚
住在七楼的 705室，李庆良觉得武刚
的充电线挂在他家门口，车也停在他
家门口，看着很不舒服。武刚和李庆
良原来是一家化工厂一个调度室的，
武刚是副科长，李庆良是调度员。两
人面和心不和，后来李庆良跳槽到别
的公司去做营销了。

天黑以后，有两次，李庆良偷偷拔
掉武刚的充电线，神不知鬼不觉。发现自己的助动车充
了一夜的电都没充进去，武刚气呼呼地把楼长叫来：你
看看，有人故意拔掉我的充电线！楼长问：谁拔的？武刚
说：我没有看见，但我晓得是谁拔的！楼长两手一摊：
没看见叫我怎么调解？是不是有两种可能，一是你插
头没插好插紧，二是你的蓄电池老化要换了。武刚
说：我的蓄电池上个月刚刚换新的，不可能！现在你
看看，充不进电，我怎么上班去？今天又要迟到了。

楼长说：武科长，你再仔细想想，我们不能冤枉
别人，对不对？楼长暗暗琢磨：要么让电瓶车都到一
楼门卫休息室充电？也不行，3号公寓有 40多辆电
瓶车，大家都来充电，拥挤不说，电费算谁的？

那天深夜，只听见 105室门前一阵慌乱的脚步
声，武刚拔掉充电线，跨上助动车，招呼儿子道：快
点上车，抱住爸爸，我们去挂急诊！武刚发动车，只
听见“咕噜咕噜”的声响，助动车就是不走。武刚大
叫：电又没有充进去，车子开不动！

105室的李庆良披上衣服冲出门外，把自己助动
车的钥匙交给武刚：开我的车去吧，儿子发烧了吧？武
刚说：不知道吃了什么，上吐下泻。李庆良说：快开我的
车去吧，不要耽搁！

武家儿子跨上助动车，弱弱地说了声：谢谢李叔
叔。李庆良回到 105室，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武刚电
瓶车的充电线是他昨晚拔掉的。

半夜 12点，助动车声响，李庆良听得出是自己
的助动车回来了。门外有人轻声叫：大李，睡了吗？李
庆良披衣开门。武刚把钥匙还给李庆良：谢谢啊大
李，我儿子还在医院吊针，食物中毒。我回来拿点钞
票，还要带我老婆去医院陪夜。今天多亏了你呀⋯⋯
李庆良打断说：老同事嘛，客气点啥？你还是开我的
车去医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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